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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译者的前言　１　　　　

中文译者的前言

达尔文在１８３９年出版了他的经典名著《贝格尔号皇家军舰在舰长菲茨罗伊

率领下的环球航行期间所访问的各国的地质学和自然史的考察日记》。在这本

书印行了三次后，到１８４５年，著者又详加修改和补充，出版了第二版增订本（原

文参见附在这本书里的插图）。在此版本的外封面的书脊上，加印有“达尔文著：

一个自然学家的旅行记”（Ｄａｒｗｉｎ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ｓＶｏｙａｇｅ）等字；以后从１８７０年

起，在外封面的书脊上，改印为“达尔文著：一个自然学家的环球旅行记”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ｓＶｏｙａｇｅ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Ｄａｒｗｉｎ）；还有在１９０６年的版本的封

面脊缝上，则印为“达尔文著：一个自然学家在贝格尔舰上的旅行记”（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ｓＶｏｙａｇｅｉｎｔｈｅＢｅａｇｌ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ａｒｗｉｎ）。所有在１８４５年以后出

版的这本《旅行记》里的文句，除１８６０年有几处订正以外，都没有变更。

在科学书籍中，此书可以说是一本最受各国读者欢迎的书籍。早在１８４４

年，就有德文译本出版；在１８７１年，有俄文译本出版。苏联生物科学博士С．Л．

索波里（Соболь）教授译的俄文译本，在１９５３和１９５４两年之间，就连续发行了１０

万册。它所以能受到大家欢迎，就在于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也好像身历其境，跟

随着达尔文一起乘坐了贝格尔舰，亲眼看到世界各个角落里的新奇事物和自然

界的美丽风景；又好像是当面听取达尔文对我们津津有味地作着详细的讲解。

不但如此，这本书还可使我们学习到很多观察、研究和叙述自然界的方法，鼓舞

我们去努力探索和保护自然界的宝藏。因此，这本书虽已有了１００多年的历史，

仍像是宝石一样光辉灿烂，得到愈来愈多的读者的喜爱。

这本书的中译本，是译者按照１８７６年、１９０６年和１９３０年三个英文版本来翻译

的；同时又参考了索波里教授的俄文译本（１９５４年苏联地理书籍出版社第二次印

刷本）；采用１９３０年牛津大学出版的英文本和上面所说的俄文译本的简化书名：

《一个自然科学家在贝格尔舰上的环球旅行记》（Ａ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ｓＶｏｙａｇｅｒｏｕｎｄ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ｉｎＨ．Ｍ．Ｓ．“Ｂｅａｇｌｅ”，俄文是Путешествиенатуралиставокругсветана

корабле“Бигль”）；并且把俄文译本里的译者的序、绪论文章和附注全部译出，添进

了俄文译本里所用的插图和地图以及从英文本里所取来的插图，加编“人名索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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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索引”、“事项索引”和“附图索引”。此外还参考诺拉·芭洛（ＮｏｒａＢａｒｌｏｗ）

所编辑的《达尔文在贝格尔舰上的旅行日记》（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ａｒｗｉｎｓＤｉａｒｙｏｆｔｈｅ

ＶｏｙａｇｅｏｆＨ．Ｍ．Ｓ．“Ｂｅａｇｌｅ”，１９３３年第一版）和《查尔斯·达尔文和在贝格尔

舰上的旅行》（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ａｒｗ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Ｖｏｙ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Ｂｅａｇｌｅ，１９４５年第一版）

等书籍，添加了一些附注。这本书里用的地名译名，大都是参照上海地图出版社

的《世界分国地图》（１９５５年６月出版）。①

译者希望读者和专家们对这个经典著作的译文提出宝贵的意见，以便采纳

和修正。

１９５６年２月

① 对于书名上的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一词，俄文版译成“自然科学家”（натуралист），但不够准确，现改译为“自然学家”。
贝格尔（Ｂｅａｇｌｅ）这一英文词的意译是“小猎犬”或“猎兔狗”。因已过了近半个世纪，这次对书中的人名、地名、
事项和附图索引都进行了一番梳理，尽量按现行译名靠改，与原译会有较大的变动。———再译者注



达尔文著《一个自然学家在贝格尔舰上的环球旅行记》

一书的内封面页照片，１９３０年牛津大学出版部出版

（图案中的花体字词组为：“世界名著”）



绪论：达尔文的《环球旅行记》（１８３１～１８３６年）和它在自然科学史上的意义　１　　　　

绪 论：
达尔文的《环球旅行记》

（１８３１～１８３６年）

和它在自然科学史上的意义

在１９世纪的几个最著名的学术旅行当中，要算是舰长罗伯特·菲茨罗伊（ＲｏｂｅｒｔＦｉｔｚ

Ｒｏｙ）率领的一艘不大的横帆双桅船（ｂｒｉｇ）贝格尔舰（Ｂｅａｇｌｅ）的环球旅行占有了最主要的地

位之一。在地理学研究史上，通常都指出，贝格尔舰的水路测量家们所做的测绘工作，对于

南美洲南部的正确的海岸线和圣克鲁斯河（ＳａｎｔａＣｒｕｚＲ．）的水文地图方面，具有重大的意

义。可是，贝格尔舰所享有的全世界的荣誉，并不仅于这一点。在贝格尔舰上，搭乘着一位

１９世纪最卓越的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他是这个考察队里的自然学家；显然无疑地，考

察工作由于他的参加，造就了这一艘“光荣的小舰”贝格尔号的名字千古不朽的重要史实。

地理学家们时常指出，达尔文为了认识南美洲的南半部分的自然界，而去做了这样的一

件工作；这件工作也就是相当于洪堡（Ｈｕｍｂｏｌｄｔ）对于南美洲的北半部分所做的。确实无疑

地，这个说法是对的；不过，达尔文在贝格尔舰上的旅行最重要的成果，却就在于下面一点：

他在南美洲、加拉帕戈斯群岛（ＧａｌａｐａｇｏｓＩｓ．）以及其他地方的生物学上和地质学上的发现

和观察，奠定了达尔文的进化学说的基础；由于这一点，列宁就说过，达尔文“⋯⋯推翻了那

种把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

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继性⋯⋯”［１］

达尔文自己时常强调，贝格尔舰上的旅行，对他的关于生物进化的观点的形成起了巨大

的作用。曾在《达尔文回忆录》（下简称《回忆录》）里讲到这一点；而且在他的专论进化学说

的主要著作《物种起源》的“绪论”中启笔的一句，他就写道：

“当我以自然学家的资格，参加贝格尔舰的环球旅行，在南美洲看到了一些关于生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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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分布和古代与现代的生物之间地质关系的事实以后，感到非常的惊奇。这些事实⋯⋯

以某种程度阐明了物种的起源———神秘当中的神秘⋯⋯”［２］

可是，必须指出，达尔文在贝格尔舰上的旅行期间获得的这个最卓越的成果，只有到了

达尔文回国以后的２３年，就是到了１８５９年出版他的《物种起源》时，才开始使全世界都知

道。只有从这时候起，贝格尔舰的名字，也就开始经常和达尔文的进化学说联系在一起了。

其实，这些卓越的考察成绩，早已在这个时间以前，就使贝格尔舰享有了盛大的名声。

达尔文在《回忆录》里写道：“贝格尔舰上的航行，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它决定了我

此后全部事业的道路。”这单单从下面一点看来也是正确的：那时候达尔文还只有２３岁；①

对于离开英国远航他乡的他说来，这次旅行就等于是走进了一所真正的学校，使他自己养成

研究学者的习惯，并且最后决定了他的科学兴趣。达尔文在旅行期间，收集了大量有关地质

学和动物学方面的实际资料，后来他个人和其他许多研究学者们又把这些资料作了进一步

的研究处理；这些资料就成为几部重要著作的基础。这些著作如下：（１）《在贝格尔舰上的航

行期间的动物学成绩》，共五卷，达尔文主编，１８３９～１８４３年间出版；（２）《旅行期间的地质学

成绩》（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Ｖｏｙａｇｅ），其中第一卷是《珊瑚礁的构造和分布》（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ｒａｌＲｅｅｆｓ），１８４２年出版；第二卷是《在贝格尔舰航行期间访问的各

火山岛屿的地质考察》（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Ｉｓｌａｎｄｓｖｉｓｉｔ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

ｖｏｙａｇｅｏｆＨ．Ｍ．Ｓ．Ｂｅａｇｌｅ），１８４４年出版；第三卷是《南美洲的地质考察》（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ｏｕ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８４６年出版；（３）《蔓足亚纲的现代类型和化石专集》，共四

卷，１８５１～１８５４年间出版；（４）最后还有达尔文在１８３７～１８５８年的各种科学杂志上发表的

大批有关地质学、动物学以及其他问题的论文。所有这些著作，直到现在还没有失去它们的

重要意义；早在《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以前，达尔文就已把它们发表出来了。

由于达尔文的所有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贝格尔舰在航行期间的科学成绩就和达尔文

这一位最卓越的自然学家（杰出的地质学家兼动物学家）的名字一起，早已在１９世纪４０～

５０年代内获得了全世界的声誉和公认：他创立了卓越的珊瑚礁的构成理论，进行了对地壳

的升沉过程的最深入广泛的观察，收集了南美洲和太平洋各个岛屿的动物界的最丰富的和

大多数是珍奇的资料，并编著了一个特别以完备和精确著名的关于蔓足亚纲的形态学、分类

学和古生物学总集。

这就是这次考察旅行的世界性的意义；这次考察旅行使达尔文成为一个研究学者，取得

了最宝贵的地质学和动物学的成绩，并且奠定了达尔文进化学说的基础。

　　　　　　　　　　　　
达尔文的《环球旅行记》第一次在１８３９年出版；这是菲利普·金（ＰｈｉｌｉｐＰａｒｋｅｒＫｉｎｇ）

和罗伯特·菲茨罗伊两舰长所编著的关于阿德文丘②和贝格尔两舰的《航行记》里的一个部

分。这个官方出版物的标题叫做《阿德文丘和贝格尔两皇家军舰在１８２６～１８３６年间的航行

记》［３］，一共编成四卷。第一卷的内容是记述１８２６～１８３０年间阿德文丘和贝格尔两舰在舰

长菲利普·金率领下的航行经过情形（在这一次航行期内，菲茨罗伊从１８２８年起担任贝格

尔舰上的舰长），这一卷是由菲茨罗伊受金的委托而撰写的；第二卷也是菲茨罗伊撰写的，内

①

②

达尔文在环球旅行开始时是２２岁，因为这时候恰巧是１８３１年的年底；而现在所说２３岁，则是指１８３２年里的
年龄。———中译者注
阿德文丘（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的意译是“冒险”或“投机”，现在按照俄文用音译。———中译者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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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是记述贝格尔舰在１８３１～１８３６年间的航行情形；第三卷有一个副标题，叫做《考察日记和

备考》（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ｎｄＲｅｍａｒｋｓ），也就是达尔文的这个《环球旅行记》的初版本；第四卷有一个

副标题，叫做《第二卷的附录》（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ｔｏｖｏｌ．Ⅱ ），内容是贝格尔舰的气象日志、航行日

志和各种与菲茨罗伊率领的贝格尔舰的航行有关的文件。

显然可知，其中达尔文所著的第三卷，很快就使更广大的读者感到兴趣。就在这个

１８３９年，这一部《航行记》的出版社又再出版了第三卷的单行本；在这本书的内封面页上，印

着下面的标题：《贝格尔号皇家军舰在舰长菲茨罗伊率领下的环球航行期间所访问的各国的

地质学和自然史的考察日记》①（１８３２～１８３６年）———达尔文著。经过了６年，在１８４５年，这

本书又再出版第二版；不过在标题里，达尔文把“自然史”这个名词放在前面，而把“地质学”

放在第二位（互相对调，参见插页———中译者），好像他想用这一点来强调指出，他的动物学

的考察资料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在这个第二版的序言里，达尔文指出，他把这本书的原

稿作了一些修改；他的目的在于使广大的读者容易明了和感到兴趣。所有以后的版本都

和他的第二版的原稿相同无异；但是从第三版起（１８６０年），出版社在这本书的封面和书

脊上加印了一个标题；这也就是现在大家所知道的书名：《一个自然学家在贝格尔舰上的

环球旅行记》②。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环球旅行记》的原稿，就是达尔文把他的《笔记本》（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ｓ）和

《旅行日记》（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ａｒｗｉｎｓＤｉ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Ｖｏｙａｇｅ）两部分材料作了文字上的加工而完成

的；达尔文在他的旅行期间正确地处理了这些材料，每天不断地记述着他的观察、印象和思

想。达尔文的这些《笔记本》和《旅行日记》，是在近年来由他的孙女诺拉·芭洛（ＮｏｒａＢａｒ

ｌｏｗ）编印出版的③；它们也是很重要的资料，因为达尔文在这些资料里，要比他自己出版的

《环球旅行记》稿本，更加直言不讳地吐露出他在旅行期间所形成起来的、对于物种不变的教

条的怀疑态度，而且还非常坦白地表明了他对于奴役黑人、残杀印第安人和一般对于英国与

其他欧洲殖民主义者们在南美洲与太平洋各岛屿上所推行的政策的否定态度。除此以外，

这些资料可以使人探究出达尔文这位科学家的思想形成过程，并理解这个还没有获得有系

统的自然科学教育的青年达尔文在五年的旅行期间怎样会成为一个卓越的研究学者的。［４］

　　　　　　　　　　　　
在着手分析这本《环球旅行记》和它的科学成就以前，必须先来简略地谈谈下面的问题：

达尔文在出发旅行时是怎样一个人；他的科学修养是怎样的；他怎样去选择担负这样艰难重

大使命的自然学家的工作；究竟有哪一些未被人知的、极少或完全没有被研究过的、遥远地

方的自然科学调查工作落到了这个刚从大学里而且是从神学系毕业的青年人身上。

有些编写通俗的达尔文传记的著者们，往往把大学生达尔文描写成一个轻举妄动的青

①

②

③

在１８４０年，又出版了这本书的第三次印刷本；在１８４４年，第芬巴赫（ＥｒｎｓｔＤｉｅｆｆｅｎｂａｃｈ）把它翻译成德文本出
版。———中译者注
根据１９３３年诺拉·芭洛（ＮｏｒａＢａｒｌｏｗ）所编《达尔文在贝格尔舰上的旅行日记》（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ａｒｗｉｎｓＤｉａｒｙｏｆ
ｔｈｅＶｏｙａｇｅｏｆＨ．Ｍ．Ｓ．“Ｂｅａｇｌｅ”）这本书的编者提要第２９～３０页，在１８７０年第４版时才印有这几个字：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ｓＶｏｙａｇｅ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Ｄａｒｗｉｎ。又在１８４５年版的书脊上，曾印有Ｄａｒｗｉｎ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ｓＶｏｙ
ａｇｅ。———中译者注
《旅行日记》就是上面的译者注里所说的诺拉·芭洛编的书。《笔记本》是在１９４５年出版，由诺拉·芭洛编在
《查尔斯·达尔文和在贝格尔舰上的旅行》（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ａｒｗ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Ｖｏｙ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Ｂｅａｇｌｅ）一书的第三部分
中。———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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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热衷于打猎、运动、骑马和参加宴会，以为他在出发旅行以前还没有受到多少扎实的自

然科学教育。在阅读了《达尔文回忆录》、他从自己所就读的大学———爱丁堡大学和剑桥大

学———里所写的信件和其他有关他的大学时代的文件后，就可明白这种观点的毫无依据。

关于这一点正如达尔文所说，无论在古典中学时代，或者在后来的爱丁堡的大学生时

代，他的确是读书勉强及格，并且对于自己所学的科目丝毫不感兴趣；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

他准备去做一个医生；后来在１８２８年转学到剑桥大学去读书时，他又决定听从父亲的命令，

将来去做一个牧师，因为他的父亲已发现他对医学毫无兴趣。

可是，达尔文的父亲固执地表现出他对查尔斯在学校里已形成的兴趣不了解；所以这种

在达尔文有系统的教育过程中所发生的成绩勉强及格的情形，首先也就是由这种不了解造

成的。达尔文对于自然界和对于什鲁斯伯里［５］郊外的一条很长的偏僻道路的爱好，他“对

于自然史，尤其是对于采集标本逐渐产生浓厚兴趣”（参见《回忆录》），他对于欧几里得几何

学的逻辑顺序性的赞美，他对于青年时代读到的《世界奇迹》（Ｗｏｎｄ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一书

里记述的自然界的批评态度，并且由于这本书而引起的一种想要亲身到热带地方去旅行和

私下核对他所阅读到的知识是否正确的愿望，对于采集昆虫，对于鸟类学的兴趣，打猎与钓

鱼的嗜好，还有随着哥哥爱拉士姆（Ｅｒａｓｍｕｓ）一起独立做化学试验，并且一般具有那些“惟

一的品质，这些品质使他产生一种对将来会有某种更加美好的事物出现的希望”（《回忆

录》），———所有这一切，完全被他的父亲和教师们忽略了，都没有引起他们重视。因此，查尔

斯对于学校里教授给他的不合实际的“科学”方面表示出一种内心的对抗情绪，这是十分显

明可见的。他们强迫他按当时英国的教育路线去完成学业；可是，按照他自己的话说：“最有

害于我的思想发展的，再也没有比巴特勒（Ｂｕｔｌｅｒ）博士的学校更坏的了，因为它是一所严格

的古典学校；它除了教授古代语言外，只教一些古代的地理和历史。”

在爱丁堡和剑桥两个地方，他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形；可是，这个青年在表面上是按照大

学所规定的课业学习，每年在一两个月的时间里准备一次功课去应试，实际上他仍顽强地热

爱着自然科学问题，同时正确地定向结识了许多这方面的朋友，因此即使他没有获得有系统

的自然科学教育，那么无论如何他已能在自然科学的各个不同门类里得到这样广博的知识

和经验，以致亨斯洛（Ｈｅｎｓｌｏｗ）教授在１８３１年介绍他去担任贝格尔舰上的自然学家时，决

不是单单靠自己的直觉来指导他做这件事的。

达尔文在爱丁堡大学里读了两年书（１８２５～１８２７年）；正是在这个大学里，除了在他的

内心已产生的一种对于平庸的医学教员和实用医学课业的否定态度以外，他首先是可以认

真地去表现出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在爱丁堡大学里，他就去和一些科学家接近；在这些人

当中，有几个是地质学家，有几个是动物学家。在动物学家当中，有罗伯特·格兰特（Ｒｏｂｅｒｔ

Ｇｒａｎｔ，他后来在伦敦担任动物学教授）和威廉·麦吉利夫雷（Ｍａｃｇｉｌｌｉｖａｒｙ，他是爱丁堡大学

的自然史博物馆的馆长）。达尔文曾经随同着格兰特和另一个动物学家科尔斯屈里姆（这两

个人都是研究海生动物的），经常一起到爱丁堡附近的弗斯湾（ＦｉｒｔｈｏｆＦｏｒｔｈ）的海滨去做

考察旅行。达尔文讲述过下面一个故事：有一天，罗伯特·格兰特在散步时，曾向达尔文

讲述拉马克学说，可是这件事却没能对他产生丝毫的影响。可在那时候，他却非常有兴

趣地从格兰特那里直接接受了关于海生无脊椎动物的知识，亲自去研究它们，并且参加

了当时大学生们组织的自然科学团体；这个团体有一个光荣的名称，叫作普林尼学会。

１８２７年３月，他曾在这个学会里做了两个报告（他那时的年龄是１８岁）———论苔藓动物

（Ｂｒｙｏｚｏａ）中的藻苔虫属（Ｆｌｕｓｔｒａ）和蛭纲（Ｈｉｒｕｄｉｎｅａ）中的海蛭（Ｐｏｎｔｏｂｄｅｌｌａｍｕｒｉｃａｔａ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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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尔文的爱丁堡学生时代的笔记本里，除了这两个报告，还有他所做的其他一些关于

海生无脊椎动物的观察资料。

达尔文的这两个小小的研究工作是很卓越的，因为它们显露出他的观察能力，而且表明

他有巨大的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这两个研究工作都含有他的小发现。达尔文研究了

相当多的参考文献，并且根据亲身的观察而能够去指出过去的研究家们的错误，就是：苔藓

动物藻苔虫所产生的有纤毛的东西，曾经被他们认为是“卵子”，实际上是它的幼虫；而有一

些被他们看做是墨角藻（Ｆｕｃｕｓｌｏｒｅｕｓ）的幼龄阶段的小球体，实际上是海蛭的卵膜。

麦吉利夫雷是研究鸟类学的专家，所以达尔文和他的友谊关系，也无疑地促进了达

尔文更深入地去认识苏格兰地方的鸟类。有一次，在爱丁堡的威纳尔学会的集会中，达

尔文听取了奥杜蓬（Ａｕｄｕｂｏｎ）的报告；奥杜蓬是当时著名的美洲鸟类学家。在爱丁堡，达

尔文也认识了一个擅长于剥制鸟类标本的黑人；他曾给这个黑人一些钱，听他讲述这方面的

知识。这个热爱打猎的达尔文，“在整个打猎季节内，对每只猎获的鸟都作了精确的记录”

（参见《回忆录》）。

虽然达尔文显然已受到了相当的地质学方面的教育，可以完全了解到岩石水成论者（拥

护岩石的起源是由水所造成的理论的人）和火成论者（认为所有岩石都是由火山作用而产生

的人）之间的争论情形，但是他在爱丁堡得到的地质学知识是很差的。这两派人的片面性和

盲目无知，使他非常愤慨，因此他在爱丁堡大学的求学时代，就“作出永不研究地质学的决定

了”（参见《回忆录》）。达尔文在《回忆录》里，就用这样一段话来结束了自己的谈话：“曾有一

个教授在讲述索尔兹伯里岩崖的考察经过情形的课上，说到黑色迸发岩的壁状岩脉时⋯⋯，

也就是在那个到处包围着我们的火成岩的地方，他认为：这种岩脉是沉积物从上面填充进岩

缝而形成的；同时他又再带嘲笑口吻补充说，竟有一些人，硬说它好像是一种被熔解的岩浆

从下面注射进去的哩。”［６］

因此，达尔文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就是在爱丁堡奠定的。后来，达尔文曾在剑桥度

过了三年（１８２８～１８３１年）；他和当地的几个最卓越的自然学家接近；这就促进他有更多的

机会去显著地扩大和加深这些知识。后来达尔文写道：“我在剑桥大学度过了三年；从学院

学到的功课方面，我这三年的光阴可以算是完全白白浪费了，这也如同在爱丁堡大学和在中

学里的情形一样。”（参见《回忆录》）达尔文在习惯上时常爱好重复讲这些话；不过这当然只

是指“学院的功课”方面，也就是指当时他在剑桥大学里的各种神学课程罢了。１８７６年，达

尔文在《回忆录》里写道：“一想到正教的神父们曾对我作了多么凶恶的进攻时，我这种一度

想当一个牧师的意图，就显得太滑稽可笑了。”可是，实际上，这个意图并不是出于达尔文的

自愿，而是他的父亲强制他去接受的；通常一个听话的儿子，在遇有机会的时候，也就会永远

抛弃这种意图的。

在剑桥，达尔文立刻就和热爱昆虫学的青年们接近在一起了。我们可用他那时候所写

的信件来证明，他是多么热心地埋头在他早年在中学时的爱好———采集昆虫———方面。他

非常详尽地研究了剑桥地区的甲虫区系。达尔文在鉴定新种方面显露出了他的特殊天才；

因此，很快有人看到，甚至他的名字也首次被刊在著名的英国昆虫学家斯蒂芬（Ｓｔｅｐｈｅｎｓ）的

《不列颠昆虫图集》这本书里了；在这本书的一些甲虫图下面，排印着一行字：“查尔斯·达尔

文先生（ｅｓｑｕｉｒｅ）所采集。”

在１８２９年２月里，达尔文曾在伦敦居住过几天；这期间（１９～２３日）主要就被他用来建

立自己和昆虫学家们的联系：他在伦敦去和牛津大学的动物学讲座创立人霍普（Ｈｏｐｅ）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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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朋友；霍普是大批昆虫标本的收藏家。在同年的７月里，达尔文和霍普完成了北威尔士

（ＮｏｒｔｈＷａｌｅｓ）的昆虫调查工作；后来他就把霍普称做他的“昆虫学老师”；他还去拜访过那

位斯蒂芬，就是早在他们私人相识以前已把达尔文首先发现的甲虫登载在他的《昆虫图集》

里去的那个昆虫学家。就在伦敦的这几天里，达尔文“去参观了皇家研究所、林奈学会、动物

园和其他很多经常有自然学家莅临的地点”（参见达尔文在１８２９年２月２６日给福克斯的信）。

可是，对于达尔文此后全部命运起决定作用的事件，要算是他和剑桥大学植物学家约翰·

斯蒂文·亨斯洛（１７９６～１８６１年）教授的相识了。他很快就和亨斯洛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在亨

斯洛举行的集会上（１８３７年起，这类集会就成为著名的雷也夫自然科学协会的基础），达尔文

得到了参加最重要的自然科学问题讨论的机会。他在剑桥认识了一个著名的自然学家，就

是《归纳科学史》的著者休厄尔①；并且还和昆虫学家兼鱼类学家詹宁士（Ｊｅｎｙｎｓ）接近；詹宁士

后来曾为《贝格尔舰航行期间的动物学成绩》第３卷处理了鱼类的资料收集工作；最后，达尔文

还在那里亲身受到亨斯洛这位有天赋才能的和广博学识的人物的良好影响。

他曾去听过亨斯洛在大学里讲授的植物学课程，经常去参加亨斯洛领导的科学考察工

作，并且经常和亨斯洛商讨所有使他激动的科学问题。１８３１年春天，在达尔文参加了他的

最后一次学士的学位考试后，亨斯洛就介绍他去和地质学教授 Ａ．塞奇威克（Ｓｅｄｇｗｉｃｋ）相

识，要求塞奇威克带领达尔文到北威尔士去做地质考察工作，因为亨斯洛认为，必须用野外

的地质考察工作来使达尔文加深他的地质学知识。这一次考察是在１８３１年８月进行的；此

后，达尔文在返回什鲁斯伯里后，也就看到了亨斯洛的来信，建议他去担任贝格尔舰上的自

然学家的工作。

达尔文在爱丁堡和剑桥两所大学里的全部求学年份里，就用阅读书籍来加紧充实自己

对于自然科学的直接的、实际的认识。甚至在暑假里，虽然这些暑假的时间“本来是整个作

为消遣之用的”，就是作为打猎和参观之用的，可是达尔文也时常在自己的房间里手执一卷，

“津津有味地阅读着它”（参见《回忆录》）。在１８８８年的某一期的爱丁堡报纸上，曾发表一条

新闻说，查尔斯和爱拉士姆这两位达尔文兄弟是大学图书馆的经常借阅者；他们比当时爱丁

堡大学学生通常到图书馆借阅的次数多得多。达尔文在剑桥居住的最后一年里，曾阅读了

两本对他发生特别深刻影响的书籍。这就是著名天文学家约翰·赫歇耳（ＪｏｈｎＨｅｒｓｃｈｅｌ）

所著的《自然哲学研究入门》（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ｏ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和亚历山大·洪堡（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Ｈｕｍｂｏｌｄｔ）所著的《南美洲旅行记》（Ｄｉ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Ｊｏｕｒｎｅｙ
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达尔文在《回忆录》里就这样写道，由于阅读了这些书籍，就在他内

心激起了“一种热烈的渴望，要对建筑高贵的自然科学之宫殿，尽力作出自己的一份最微薄

的贡献”。洪堡的影响有这样的强烈，以致使达尔文决定在大学毕业后，无论如何要设法到

特内里费岛②去游览，因为洪堡像绘画一样地描写了这个岛上的风景。

可是，无论是这些书籍，还是达尔文的科学家朋友（在这些人当中，有很多人是有神职

的，有“牧师”的尊称，例如亨斯洛、詹宁士、休厄尔），丝毫不会使青年达尔文去怀疑当时官方

科学所拥护的传统的宗教信条式的自然观。相反看来，无论是达尔文从格兰特的谈话中吸

①

②

休厄尔，威廉（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ｈｅｗｅｌｌ，１７９４～１８６６），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曾任剑桥三一学院院长。此处误写作尤
尔（Ｅｕｌｅｒ）。———中译者注
特内里费岛（ＴｅｎｅｒｉｆｆｅＩ．）在非洲东北的大西洋中，是加那利群岛中最大的岛，有高１２１９０英尺（３７１８米）的
特内里费峰（今泰德峰）。———中译者注



１０　　　　一个自然学家在贝格尔舰上的环球旅行记

收到的那种对于拉马克的进化学说的浅薄认识，或者是他的祖父爱拉士姆·达尔文（１７３１～

１８０２）的比较深刻的进化观知识，都不能引起他的同情和兴趣。达尔文到大学毕业时，还没

有感觉到、没有观察出科学和宗教之间有丝毫的矛盾存在。

从上面举出的资料里确凿无疑地证明，达尔文到１８３１年的夏秋两季之间，还没有获得

一种系统的科学认识，不过已具有了自然科学各部门的广博的知识积累，而最重要的是，他

已能去独立工作、观察、理解某些现象的特点，并且去利用那些在野外进行动物学、植物学与

地质学研究时使用的技术方法。要是再添上他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骑马者和打猎者，具有

广泛的长期考察经验，而在剑桥的生活时期又增长了对绘画与音乐的兴趣，阅读了很多历史

与文艺书籍，最后又是一个愉快活泼的青年且容易和人们建立友谊关系，那么在２２岁的达

尔文身上，就可看出这是一个对于长期而艰难的自然科学考察旅行有着全面准备的人了。

必须再补充一句，按达尔文的智慧和能力看来，在同辈同学当中，显而易见他是出类拔萃的

人；无疑地，下面的事实就能说明这一点：那些比达尔文的年龄大得多的和在大学里占有显

著地位的人物，时常和他见面，并且结为朋友。

达尔文本人在《回忆录》和《旅行日记》的引言里，已经相当详尽和确切地讲述了他被邀

请去担任贝格尔舰上的自然学家时的情形。当时贝格尔舰上需要一位自然学家，特请剑桥

大学天文学家Ｊ．皮科克（Ｐｅａｃｏｃｋ）教授去聘请这个人才；皮科克找不到适当的人去担任这

个工作，于是就转请亨斯洛教授帮助他；因此，亨斯洛就向达尔文提出了这件事。亨斯洛在

１８３１年８月２４日给达尔文的信里写道：“我声明说，我认为您是我所知道的人当中的一个

最适宜于担任这项工作的人了。我敢于肯定这一点，并不是已从您身上看出是一个完备的

自然学家，而是由于这样一个原因：您擅于采集标本和观察的工作，并能看出所有一切值得

记载到自然史里去的东西⋯⋯请您不必由于谦虚而陷于犹疑不决的地步，或者为了顾虑自

己没有这种才能而担心，因为我可奉告您，我确信您正就是他们所要找寻的那种人才。”

在这里，虽然有亨斯洛给予达尔文的这种评价，虽然有皮科克所说“这是一个不可错过

的好机会”，可是达尔文的父亲，这一个损害达尔文“神圣前途”的、“无用的”、“粗暴的”障碍

物，却差一些打垮了整个计划。达尔文的舅父约西·韦奇伍德（ＪｏｓＷｅｄｇｅｗｏｏｄ①，是著名

的陶瓷厂的厂主；这个厂的陶瓷产品就叫做“韦奇伍德式器皿”）则认为，达尔文“在参加这次

考察工作时，会把他现在走的那条科学研究路线继续发展下去”。韦奇伍德提出的理由，终于

说服了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达尔文医生，因此后者就允许达尔文去参加考察工作。

于是达尔文就出发到伦敦去，并和菲茨罗伊商谈这件事情。可是过了几天，是不是同

意达尔文去，菲茨罗伊却还没有给他确切的答复。达尔文后来才打听明白，他真差一点是因

为自己的鼻型而被他拒绝了。菲茨罗伊是一个拉瓦特尔（Ｌａｖａｔｅｒ，观相家）的狂热信徒，认

为自己也是一个精明的观相家，因而也就“相信根据一个人的面容相貌，就可判断出他的性

格。他很怀疑一个生着像我这种鼻子的人，未必能具有完成航行的充分精力和决心”。达尔

文接着作出结论：“可是我想，他后来就很满意地相信，我的鼻子证实了他的认识错误。”（参

见《回忆录》）

９月初，达尔文的名字终于“被登录到《配粮名册》里去”，就是被列进到考察队人员的名

额里去，并已取得用粮的保证，按理说他也应该得到贝格尔舰的指挥人员的给养；可是达尔

文却和那些有官职和俸给的舰上军官们的待遇相反，不能从海军部那里得到丝毫的津贴。

① 约西（Ｊｏｓ）是约西亚（佐赛亚，Ｊｏｓｉａｈ）的简称。———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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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如此，他还应该用自己的钱来购置必要的装备、科学研究设备、猎枪，并且要自带航行考

察时期所需的费用。换句话说，英国政府在装备这个考察队时（正像皮科克在给达尔文的信

里所写，这个考察队“在追求特殊的科学目的”），却并不想去对自然学家担负一分的关心，同

时显而易见，它决不是一定要自然学家来参加考察队。邀请自然学家参加的动机，只不过是

菲茨罗伊的私人主张，而海军部则只限于不在自身方面设置阻碍罢了。当我们认识了这艘

英国的横帆双桅船在殖民地国家里的真正的、而不仅是正式的考察任务时，就可了解到英国

海军部的这些举动的原因了。

　　　　　　　　　　　　
在《考察日记》的绪言部分里，达尔文很正确地表明了不列颠海军部在正式文件里向贝

格尔舰的考察队所提出的任务。那些刊印在金和菲茨罗伊两个舰长的《旅行记》里的海军部

送交第一和第二两个考察队的“训令”，还有那个支配贝格尔舰考察队装备的海军部水路学

家法朗士·贝福特（ＦｒａｎｃｉｓＢｅａｕｆｏｒｔ，１７７４～１８５７年）寄送给菲茨罗伊的详细的“备忘录”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都非常详细地规定了每个考察队的未来任务。

这两个考察队的第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去详细测量南美洲东西两海岸（从南纬１０°到合

恩角为止）和它们附近的岛屿。考察队应该根据这个测量工作，编制出详细的海洋地图，使船

只在这些海面上航行更便利。在贝格尔舰的五年环球航行期间，大部分时间也就是耗费在这

个工作上的；贝格尔舰逗留在南美洲东西两海岸边有三年半的时间（从１８３２年２月２８日到

１８３５年９月７日为止）。在这一段时间里，贝格尔舰上的军官们实际上在做着很艰苦的测量海

岸和绘制海岸图的工作。在《两舰航行记》里，就附有几张被他们编制成的地图。可是，这几

张地图只不过是这两个考察队（特别是１８３１～１８３６年间的考察队）进行的规模巨大的制图

工作的一部分罢了。英国海军部总计收到菲茨罗伊呈交的各种沿海和岛屿部分的地图８０
幅，注明所有停泊处的海湾和港口的平面图８０幅，以及居民地点的风景图４０幅。［７］

第二个专门对贝格尔舰的第二次考察工作规定的任务，就在于要在环绕整个地球的各

地点依次进行一连串的时计测量工作①；目的是要精密测定这些地点的经线（子午线）；这个

任务对于编制精密的航海地图方面显然具有巨大的科学上和实际上的意义。正是为了要实

现这个任务，贝格尔舰也就应该去完成环球航行；在下面的条件下，就可以确定时计测定经

度的准确性，就是：用时计所进行的某一个出发地点的经度测定数值，也要相符于船只环球

航行一周后回返到原地点的经度测定数值，因为经度３６０°就等于地方时的差数２４小时（１
昼夜）。为了达到尽可能的精密起见，就同时配备了２４个精密的时计去进行地方时的测定

工作，也就是去进行太阳通过一定地点的子午线的时刻（正午时刻）的测定工作。１８３１年１１
月１５日，达尔文从德文港②写信给亨斯洛，向他报告说：“无论哪一只船都没有携带过这样

的一套时计离开英国海岸出发的；这一套时计整整有２４个，而且全部都是很精良的。”他们

选定巴西的东海岸边的巴伊亚（Ｂａｈｉａ，现称萨尔瓦多，Ｓａｌｖａｄｏｒ，在南纬１３°），作为经度测量

的起始点（就是出发点）；１８３２年２月２８日，贝格尔舰首先到达这个地点，后来经过４年６
个月又５天，就是在１８３６年８月１日，环球航行一周后，又再回到这个地点。在这一段时间

里，比较２４小时（１昼夜）的时间所得出的误差，等于＋３３秒钟，相当于一段沿赤道上所计量

的距离１５．２千米，而在纬度１３°的纬线上则略小于这个数值［８］。实际上，这个误差可说还

①
②

当时因为无线电还没有发明，所以在天文学上常采用时计（Ｃｈｒｏｎｏｍｅｔｅｒ）来测定经度。———中译者注
德文港（Ｄｅｖｏｎｐｏｒｔ）是英国的旧海港，就是普利茅斯港（Ｐｌｙｍｏｕｔｈ）的一部分。———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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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精密的，但是对于贝格尔舰测量工作的时代说来，就是对于１９世纪３０年代说来，这已

算是一个精密的纪录了。

虽然贝格尔舰承担着这些正式的、纯粹是科学性的考察任务，但由于为这次远洋航行装备

了这类价值昂贵的仪器，就相当公开地表明了英国政府所追求的真正目的。这个“海上霸王”

在丧失了它的北美洲殖民地后，便把自己的掠夺意图转向南美洲方面。在１９世纪最初３０多

年内，英国在和曾称霸一时的西班牙继续进行原有的斗争时，就决定去利用南美洲的那些在不

久以前已经宣布脱离它们的西班牙宗主国的、还没有巩固起来的拉丁共和国里的内部纠纷。

阿根廷、智利和秘鲁首先就成为英国扩张商业的对象。英国人把阿根廷和乌拉圭两国

的全部毛皮出口业强占到自己的手里；早已在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它的势力已经达到巨大的规

模；据达尔文所说，从１８３０年开始，英国侵占了几乎全部的秘鲁的硝石出口业；同时，“每年

硝石的出产总价达１０万英镑，都被装运到法国和英国”①；英国人还用极低廉的价格在智利

收买铜矿和银矿［９］，并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而把那种还没有提炼过的铜矿从智利转运到英

国去，再在英国提炼［１０］。达尔文在《旅行日记》（《贝格尔舰上的旅行记》的草稿本）里写道，

很多英国侨民，从伦农和洛里类型的小投机商人开始，一直到像科克伦勋爵、爱德华兹以及

那个在投入智利银矿的一笔股款上就赚取到２４０００英镑的医生之类的规模更大的生意人

为止［１１］，都乱哄哄地一起聚集到南美洲来了。

英国在南美洲各国中的“利益”范畴一年又一年地愈来愈扩大；虽然美国早在１８２３年已

宣布了门罗主义，但是英国的军事法庭，在帝国主义史中已良好推行过的保护本国侨民的藉

口之下，仍到处设立在南美洲的所有商埠。英国用武器去装备卖国的叛徒们，用雇佣的英国

兵来充实他们的队伍；英国海军上将科克伦率领了智利的叛乱者们的海军，去进攻西班牙海

军，英国首相坎宁（Ｃａｎｎｉｎｇ）曾公开不要脸地发表了这种靠了叛军反抗西班牙在南美洲的各

殖民地来达到的“人道”和“爱好自由”的真正内幕情形；他在１８２７年写道：“如果我们能相当

巧妙地处理问题，那么解放了的西班牙的美洲就会变成英国的美洲了。”

可是，由于英国急于要尽快夺取它的“援助”的果实，就未免往往弄巧成拙，显露出它的

狐狸尾巴。例如在１８０６年，英国在决定利用拉普拉塔联邦各省之间的纠纷时，曾在拉普拉

塔河的河口组织武装侵犯；它的目的是要占领布宜诺斯艾利斯（ＢｕｅｎｏｓＡｉｒｅｓ）和蒙得维的

亚（Ｍｏｎｔｅｖｉｄｅｏ）。后来由于遭到可耻的失败而停止了这个企图：英国人遭遇到叛变者军队

的坚决抵抗，不得不退回老家去。英国占领福克兰群岛（ＦａｌｋｌａｎｄＩｓ．）的一幕，虽然很像是

“滑稽剧”的场面，但总算是比较顺利的了。［１２］

达尔文在《旅行日记》里记写了几段插话（他没有把这些插话加入到最后稿本《旅行记》

里去）；这些插话清楚地说明了“自由的保护人”后来的真正面目。１８３２年８月２日，贝格尔

舰的舰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举动，就可以被确定是一种胜利者在被征服的国家里的举动：

当时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港口政府提出要求，由于预防霍乱蔓延的危险，要求检查贝格尔舰在

进入港内以前的卫生情况；当时舰长就认为这个要求是“对英国国旗的侮辱”；为了应对当地

巡逻船的预防射击起见，菲茨罗伊就命令“把军舰的一侧的所有各门大炮都装上弹药，并瞄

准对方”，于是就在这种状态下，指挥贝格尔舰“直接迫近巡逻船”，向巡逻船宣告：“要是它胆

敢射击的话，我们就用一排炮弹回敬给这条烂木船”；而同时港口政府也得到了一个通知：

“对于这次突发事件将在另一个地点加以最详细的研究。”达尔文在记述这一段插话时，就指

① 参见本书第２７２页。———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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